我的情绪“小怪兽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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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位老师，你们听到过学生这样跟你们谈心吗？“老师，我不想上学，想回家。”“老师，我心里难受。”“老师，我......”这还要从一个“插班生”讲起，高二时我班转来了一名“空降兵”月月，她自带光环，身上的标签也很多，比如“衡中转校生”，“文化美术双第一”，“15岁已用自己创作的漫画赚到人生第一桶金”。对于这样的“榜样”，同学们自然是艳羡不已，更多的是仰望。对于她来说，自然享受着这样的光环。就在我觉得日子一天天平静地度过时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......
“老师，月月在班里私自换座位，她想坐哪就坐哪。”“老师，她不交作业，我们催她，她就骂人。”除了同学们的“告状”，各科老师也向我反映，“你们班的月月考试不做题，玩小刀在胳膊上划，什么情况啊？”“你们班月月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呀？上课不听课，我说她，她就使劲瞪我。”“你们班月月......”一时间所有问题都出现了，短短一个月，一个自带光环优等生变成了我们班随时可能爆炸的小怪兽，身上的标签也变成了“古怪”、“任性”、“蛮横”。我苦恼啊！
于是，我开始找她谈心，她问我：“老师，你相信我吗？”我肯定地说：“相信！”她又说：“我感觉我得了抑郁症，我父母都不相信我说的话，他们只知道挣钱，没有人陪我，没有人关心我。他们说我，没病找病！”我顺势说：“那你就把我当朋友吧，咱班的同学和老师都很关心你呢。你有什么心事，都可以跟我讲，老师也愿意听你说。”那天，我们聊了很多，也大致了解了她抑郁的原因，一是在原来的学校高手如云，学习压力大；二是父母一味地忙碌工作，忽略了孩子的感受。因为孩子想转学的事，闹过几次自残，但依旧没能引起家人的重视。我想她的所作所为大概是想引起我的注意吧。之后我经常请她喝奶茶，请她吃点心。给她温暖的抱抱，时常关心，时常照顾。
一次月考过后，就在我准备下班的时候，突然接到了值班老师的电话：“你们班月月，一个人在空教室，拿着玻璃划自己的手腕呢，你快来！”我一听，赶紧跑进空教室，我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情绪，冲她大喊：“你干嘛呢！到底是为什么啊，老师对你还不够好吗？”看着她手臂上的三四道明显的红印记，还好没有出血。我冷静下来，抱着她，问她原因，她说：“老师，我没考好，想发泄一下。”“想发泄？拿生命来发泄吗？你知道事情的严重后果吗？”我只好把她的父母请到了学校，展开了一场三方会谈。在我的调节下，平日亲子关系里的冷漠情绪，在这一刻，终于释放出来了。父母跟孩子抱头痛哭，他们对月月说：“我们怎么可能不关心你呢？虽然有时我们不太理解你，但是我们以后会听你说，也会多花些时间陪你，我们爱你。”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每个父母都爱孩子，但是爱不仅仅意味着给孩子提供优越的生活保障，全面提升孩子的人格品质，才是爱的精髓所在吧。之后，她的父母也听从了我的建议，带她去看了专业的心理医生进行治疗。
通过月月的案例，我也意识到了必须要加强高中生的安全教育和生命教育，一旦青春期与抑郁症相撞，要走出抑郁症带来的精神黑洞会变得更加艰难。为此，我利用假期时间，学习了心理咨询师的课程，并考取了心理咨询师资格证。同时关注到有一组数据令人震惊：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，全世界10-19岁青少年中，有10%-20%患有精神卫生疾病，但未能得到充分的诊断治疗。之后我在班级设立了解忧信箱，帮助我们班的孩子们解决心理问题，大家会把心事匿名写在信里，我也会反复阅读，认真回信。另外，我们也开展了各种各样的班会活动和体育活动帮助同学们解压，调节情绪。
之后，我经常向家长分享跟孩子谈话的技巧，这样也实现了家校共育。慢慢地，我看到月月内心的那只小怪兽跑出来的次数变少了，她的“古怪”变成了“古灵精怪”；她的“任性”变成了“个性却不独行”；她的“蛮横”也变成了“率真”。我也想到了心理学家荣格所说：“心理治疗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使病人进入一种不可能的幸福状态，而是帮助他们树立一种面对苦难的耐心和坚定。”
各位老师，如果你也遇到了情绪小怪兽，我建议你首先站在学生的立场看问题，引领生命的成长；其次，给予他们理解和接纳，只有这样他才能逐渐内化为对自己的理解和接纳；最后，教会他们控制情绪的能力，重建健康的人格。安抚并鼓励他们：老师与你同在。
